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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的午后，和家人朋友通了几通电话，顺口
询问了一下家乡的天气如何，得到的却是烈日高
悬，热到连一件短袖都不想穿。我眨巴了一下眼睛，走到窗户前
望了望阴沉的天空，再看看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身子，一股冷意
不知从何处侵袭而来。

这儿的天气冷得如此之快，且狂风还在尽情地肆虐，使我不
禁想起家乡冬天的取暖神器——火笼。

火笼即竹火笼，又称熏笼，历史悠久可追溯至战国时期。对
于没有热炕的南方而言，这就是冬季取暖极好的装备。“桢干屈曲
尽，兰麝氛氲销。欲知怀炭日，正是履冰朝。”竹火笼顾名思义就
是用竹子编织而成。工匠们把竹子剖成细细的篾条，利用竹编工
艺加以编制，还要编出精美花纹，然后在竹笼中放置一个陶瓦制
作的盆或者罐用以装炭火。在百姓家中，火笼一般只是用来取
暖。但那些家境富裕之人，会在里面加一些香料，既可取暖，又能
焚香，因此有了“熏笼”一说。

这寒冷的天气，使我的手脚僵硬而通红，让我情不自禁想拿
个火笼烤烤手、热热脚。我是怕冷的体质，小时候深秋一到，就要
与火笼为伴，整天提个小小的火笼到处转悠。眼看笼中的炭火快
要烧没了，就看看附近谁家还生着火，进去蹭点炭火续上。乡里
人煮饭都是烧柴，所以炭火都比较充足。

“庭雪乱如花，井冰粲如玉。因炎入貂袖，怀温奉芳褥。”老家
是很少下大雪的，几年才有一次，但是结冰的日子偏多，毕竟
1000米的海拔，温度会相对低一些。冬季时光，寒冷使人们慵懒
起来。农忙时节过去了，乡人们早起的习惯并没有因为天气变冷
而改变。大家吃过早饭后，便会围聚在某些人家的门口聊天，说
说这一年的收成，谈谈邻村的闲事。聊天的人群中，人人提着一
个火笼，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此等情景，是多么安逸、和谐。

夜晚，要上床睡觉了，那冷如冰块的被子是我们躯体所不能
接受的。如此，火笼便被带上床铺。人们把火笼放入被窝，身体
缓缓地摸索进去，屈起双腿，把火笼移到膝盖下方，等那被子暖和
了，身体差不多也能适应被子的温度了，再把火笼挪至手边烘烘
手，暖和了就把火笼放到床底下，静静地躺下进入梦乡。正应了
“床上小薰笼，韶州新退红”。

当然，把火笼放到床上，是有危险的。记得有一年冬天，我提
着小火笼上床，由于依赖着这火笼，在烘烤完被子后并没有想把
它移去，而是放到脚边去烤脚。人体十二条经脉中有一半是经过
脚部的，所以脚部的暖和能让自己更加舒适。不巧，脚丫子不听
话，把火笼给踹倒了，盆中的炭火洒在床上，烧了起来，所幸扑救
及时，只是被子烧了个大窟窿和我的脚背被灼伤，并未发生火
灾。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在床上烤脚了，生怕重蹈覆辙。

南方的冷是湿冷，是那种冷中带着冰的，是那种能冷到骨子里
的。本来就是湿冷了，有时冬季还常常下雨。如此一来，晾晒衣物
就成了一件难事，特别是家中有一两岁小孩的。孩子经常尿裤子，
使得换洗的衣服不够。这时，火笼又发挥了巨大作用。几乎每家
都会有个大号火笼。这种火笼约莫半米高，装炭火的盆子有脸盘
那么大，这样的规格就足以让我们把急用的衣服放在上面烘烤到
干为止，而且在烘衣服时候，还能在里面烤个红薯之类的。真是一
举多得。

随着科技的发展，慢慢地就少有人用火笼了。最先出现的替
代品，是往里面注入开水的热水袋或者热水桶，都是塑料的，好处
是晚上可以一直留在床上，不怕引燃被子。而它们的不足之处，
便是刚灌注开水时特别烫，让你握不得，只适合放在床上使用。
白天出去闲逛时，就不如火笼好使。现在，
又出现了灌水充电式的暖手宝，在它不热
时，只要充电几分钟就能继续使用，携带也
很方便。

如今，火笼慢慢被取代，但它于我的情
结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它陪伴了我十几
年，使我难以忘却和它的点滴。年复一年，
会编织火笼的师傅越来越少，或许若干年
之后，火笼便会被世人遗忘，只残存在书报
的字里行间。

【【雕刻时光雕刻时光】】

记忆里的火笼
■彦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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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露到，吃龙眼”，这是小时候常
听的童谣。这时，小区邻居种的龙眼都
成熟了，黄褐色的果实挂满枝头，压弯
的树枝垂下来，一串串像风铃，随风舞
动。

住家所在的闽侯，是传统闽中龙眼
的产地。这里的龙眼颗粒中等，剥开
后，莹白的果肉露出来，肉脆汁甜，核子
又小，是最受欢迎的当季水果。白露前
后，邻居都会送来自家种的龙眼，与我
们分享。

记得小时候，大多是农夫挑着满筺
龙眼进城摆卖。“卖龙眼了……”农夫们
的吆喝声穿透夏末的热气，传入大院，
钻进我的耳朵。我常会缠着母亲讨要
零钱，飞奔至摊前，小心地挑选。那时
的龙眼，不似现在的个大，却格外香
甜。不过此物性热，不可多食。民间有
“一颗龙眼三把火”之说，虽然有点夸
张，却也道出了它的性子。

福建人对龙眼的喜爱，是浸在骨子
里的。龙眼不仅可鲜食、晒干，还可拿
来炖汤、煮糖水，甚至用以入药。产妇
坐月子，必喝龙眼干炖的各种汤。古代
文人熬夜，也会泡一杯龙眼茶提神。或
许是这个原因，福建考上状元、榜眼、探
花的学子不少。当年，你若到寻常百姓
家中做客，主人也会端上一碟龙眼干待
客。

我最喜欢将新鲜的龙眼剥壳，泡在
稀饭里吃。白粥的热气将龙眼的甜味
“逼”了出来，白粥混着果香，吃起来别
有一番风味。

遇到丰收大年，祖母便会多买些
龙眼，晒制龙眼干。祖母将龙眼一颗
颗剪下来，放在滚水中煮上十分钟，

然后捞了出来，放在竹匾里，置于日
头下暴晒。不几日，那鲜亮的果皮便
皱缩起来，颜色转为深褐，果肉也收
缩变黑，甜味却愈发浓郁。冬日里取
几颗龙眼干泡水喝，甜滋滋的，最是
暖身。

古代文人雅士，对龙眼亦是青睐有
加。苏东坡被贬岭南时，尝到龙眼，写
诗赞曰：“龙眼与荔枝，异出同父祖。端

如柑与橘，未易相可否。”他将龙眼与荔
枝并提，可见对其之推崇。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中亦记载了龙眼，言其“开
胃健脾，补虚益智”，倒是从药理上给予
龙眼一个位置。

“龙眼”之称，自古有之。左思在
《蜀都赋》中写道“旁挺龙目，侧生荔
枝”。李善注解：“龙目，即龙眼也。”可
见早在晋代，此果便已称作“龙眼”。就

形而看，龙眼果肉透明，中间一点乌核，
真似那龙的眼睛。此名通俗，民间多用
之。

龙眼又名桂圆，而这个“桂圆”确
是真正的御赐官名。据《福建通志》记
载：“康熙间，巡抚进鲜龙眼，上嘉之，
赐名桂圆。”寥寥数语，却道出了这段
典故。康熙为何要给龙眼改名？其中
自有深意。龙眼之“龙”字，乃天子象
征。民间随意食用带有“龙”字的水
果，在专制时代，未免有些犯忌。康熙
虽为明君，亦不免有此顾虑。遂将龙
眼改为桂圆，既避了讳，又添了雅致，
实在是一举两得。

雍正即位后，亦对桂圆青睐有加。
据清宫档案显示，雍正曾下诏，命福建
每年进贡桂圆干二百斤，供宫廷食用。
乾隆时，进贡数量更是有增无减。皇帝
还常将桂圆赏赐给有功之臣，以示恩
宠。如此一来，“桂圆”之名更为显赫。
龙眼变桂圆，是官家的规定。不过，老
百姓还是习惯叫龙眼。于是，官家叫官
家的，民间叫民间的，各行其是，倒也相
安无事。

白露前后，是龙眼采收季。一棵棵
龙眼树挂满了果，农户架梯、张网采
摘。附近居民也赶来自费采摘，人来人
往，笑声阵阵。远远望去，一串串的果
粒掩映在绿叶丛中，在阳光照下，黄光
闪闪。想起明代文人
宋珏咏龙眼诗曰：“外
衮黄金色，中怀白玉
肤。臂破皆走盘，颗
颗夜光珠”。

白露吃龙眼，是
口福，也是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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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茶摊百姓茶摊】】

【【坊巷里弄坊巷里弄】】

我许久不曾打开老宅的那扇门
了，稍微一碰门锁，那些旧得发脆的
记忆便碎了一地。老宅空置了太
久，过去的住客早已不在，他们搬离
这里时并不匆忙，却依然落下了许
多东西。这些被遗忘的物件从此与
老宅融为一体，成了老宅的血肉与
魂魄。

不过，老宅不会总是寂寞。人
走了，便来了动物，一开始是老鼠，
后来是猫。

新家离老宅不远，四四方方地
杵在老宅东南方向，虽然宽敞不少，
但远不如老宅精致。老宅是陈氏四
个家族共同建造的，几十根成人粗
的榆木四平八稳地撑起长长的平
梁，房檐斜着往外飞，如同一只傲气
的凤凰。屋顶的青瓦覆着一层薄薄
的苔藓，常有飞累的麻雀在上面歇
脚。一楼中央是祠堂，两边是各家
的会客间与厨房，二楼是低矮的卧
房，起夜时如果脚步太重，那木板便
吱吱呀呀地扰人清梦。

祠堂是四家共用，因而面积最
大，木墙上端镶嵌着八仙过海的木
雕。从下往上望，仙人慈悲闭目，似
乎在怜悯世人。闽地盛行神诞。每
逢神诞，家家户户都杀鸡宰鸭，以作
供奉。我最喜欢这样的日子，大家
都忙着准备祭祀的食物，邻家油炸
排骨的香味儿总会顺着木与木之间
的缝隙挤进房间，让人馋得发慌。

我们家虽然没有炸排骨，但爷

爷炸的香酥花生却是我和弟弟的心
头挚爱。一次，我与弟弟出去串门，
那邻居一见弟弟便大惊。原来，弟
弟出门前，抓了一把刚出锅的炸花
生在口袋里，时间一长，那油便淅淅
沥沥地淌了他的半条灰裤腿，看着
像是他腿上裹了半根灰色油条，着
实可笑。

神诞日当天，锣鼓队走街串
巷，掩去家家户户平日里的争吵。
锣鼓队后边，跟着长长的人群，他
们念念有词，祈祷着神明助力实现
自己的愿望。老宅供着几尊大神
像，那日，经过老宅时，众人也会停
下，虔诚地朝着祠堂里高大的神像
跪拜祈福。

晚上，走廊上的红灯笼会亮一
整夜，老宅一改往日的落寞，变得
满面红光。爷爷住在老宅的里屋，
平日里，他的屋子并不常开灯，也
只有那天，屋子里会亮堂一些，连
红木柜子上落的灰也都更清晰
了。大人们在外面收拾时，我喜欢
缩在里屋，将各个柜子抽出来仔细
翻找，企图找到一些斑驳岁月的痕
迹。

爷爷最稀罕的抽屉里，除了几
张填满家人生辰八字的红纸，并无
新奇。平日里爷爷时常翻出红纸，
戴上瘸了腿的眼镜，依着蜡黄的灯
光一字一句地翻看。翻看之后，爷
爷又小心翼翼地将这些残破的红纸
叠好，工工整整地摆放在最上面的

抽屉里。
我对红纸黑字并无兴趣，倒是

沉迷于探索低处被大家忽视的几个
红木抽屉，里面躺着冰凉的硬币，褪
色的纽扣和圆鼓鼓的灯泡，用力扯
开发涩的抽屉那一刻，它们便叮当
作响，热闹得连灯光都开始跳动。

神诞日结束后的第二天，爷爷
总会骑着他那辆生锈的二八大杠自
行车载我去上学，似乎祈祷真的可
以让他的身体恢复一些能量。不过
两三天后，爷爷的身体便又如同往
常。奶奶常说，爷爷的命是用一副
副中药“吊”着，那些中药的苦腥气
萦绕在宅子的各个角落，有些呛
鼻。但爷爷喝的时候从不皱眉，似
乎那只是一碗清水。

大概是我初中毕业那年夏天，
大伯猝然离世。苍白的葬礼伴着
嘶哑的哭声结束，“头七”那天，里
屋的灯亮了一夜。第二天正午，爷
爷将写着大伯生辰八字的红纸小
心翼翼地放在桌上，一遍又一遍地
摊平，愣神了许久，之后将红纸一
寸一寸地放进铁桶里烧了。那红
纸在火苗里卷曲发黑，一下子褪成
了灰烬。

那天后，老宅便没有了中药
味。我偶尔从学校回家，往里屋一
探，爷爷也总是蜷缩在躺椅上，只有
正午的阳光毫不避讳地投进玻璃窗
时，才能看清爷爷那张苍白而发皱
的脸。那天起，神诞日的热闹不再

光顾老宅，里屋也再没有亮堂过。
一年后，爷爷病逝。当我从学

校赶回家时，他正安静地躺在祠堂
里，脸色比平日里都要好，但不知为
何，他眼眶里盈出了眼泪。这时，我
才想起，我从小似乎从未见过爷爷
的眼泪。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
次。

爷爷的葬礼过后，里屋一下子
被搬空了，只有那辆生了锈的自行
车在屋外守着。

又是一年神诞，我轻轻推开老
宅的大门，阳光一下拍进屋里，打
碎了浓浓的霉味，那霉味里似乎掺
杂着一丝中药味儿。里屋的墙面
上挂着一道道蛛网，撕裂了浓烈的
阳光。门外几个外乡的孩子打闹
着经过，突然一声巨响，我出去一
看，那自行车已经断成两截，翻倒
在地的车轮挣扎地转了几下便不
动了。它疲惫了许久，终于可以休
息了。

待我收拾完自行车，天早已黑
透。周围的楼房灯火通明，偶尔响
起稀稀拉拉的鞭炮声，老宅则静静
地隐没在夜色里。
我裹紧衣服转身离
开，一只黑猫冷不
丁从我眼前窜过，
大摇大摆地钻进了
老宅的门缝里。

老宅又有了新
的主人……

小时候，我总觉得母亲会变戏法，能把一把糯
米鼓捣成一碗让我舔底的糯米饭。

母亲买米得去村口老林家。老林见到我的母亲就咧嘴：“大
妹子，又给你家那几只小馋猫攒口粮？”母亲把钱往柜台一拍：“别
废话，给我挑糯米。”

糯米买回家，先泡。大铝盆咣当一声，凉水没过手背。母亲
蹲在盆边，手指头在水里扒拉，把碎米、稗子、小石子全挑拣出
来。我蹲在另一边，手痒，趁她不注意，嗖地把手伸进去搅两下，
水冰凉，糯米滑溜溜，跟小鱼似的。她抬手给我轻拍一下：“爪子
别乱动，等会儿洒一地。”我嘿嘿笑，甩着水珠跑，地上踩得湿答
答，像刚下过雨。

第二天，鸡还没睁眼，母亲就摸黑起来生火。我听见灶膛里
噼里啪啦，迷糊着蹭过去，脸贴她后背上，哼哼：“妈，我饿。”她回
手摸一摸我的脑袋：“还没蒸透，吃了会肚子痛，再等五分钟。”我
蹲在旁边看火，火苗把她的脸照得通红，像抹了过年的对联纸。

蒸笼是祖母留下来的，杉木板已经发黑，边沿缺了牙。母亲
往屉布上倒米，哗啦一声，米粒滚成圆锥形。锅盖一盖，蒸汽从缝
里钻出来，带着甜丝丝的味儿。我蹲在灶门口，一边咽口水，一边
数墙上的裂缝。

糯米饭蒸好的时候，母亲掀开盖，白汽“轰”地冲我一脸。我
眯着眼，看她拿大铁勺挖饭，米饭亮晶晶，黏成一团。她从碗柜里
掏出三个小碟：肉末是头天剩的，只有酒盅那么多；香菇丁切得
碎，指甲盖大小；葱花是从菜园子掐的，露水还没干。她把三样东
西全扣进碗里，筷子一搅，油星子溅到我手背，烫得我直缩脖子。

我捧着碗，也不怕烫，先挖一大口。米饭软糯，肉末的油钻进
米粒缝里，香菇嚼着像橡皮筋，葱花冲鼻子，眼泪差点下来。我鼓
着腮帮子，含含糊糊地说：“妈，以后我天天吃这个。”她笑，眼角的
褶子堆成一堆：“行，等你娶了媳妇，让她学。”

后来，我去镇上读初中，再往后到县城上班。每次回家，母亲
都给我蒸一锅糯米饭。米还是那种米，肉末还是酒盅那么点，可我
吃出了别的东西——她手上的裂口、灶门口的咳嗽声、电灯一闪一
闪的昏黄。

再往后，母亲的腰弯了，锅也端不动了。我让她别折腾，她摆
手：“不累，我就动动手，米还是那米，味道跑不了。”最后一次蒸糯
米饭是在她走前三个月。她扶着墙，把糯米倒进锅里，手抖，撒了
一地。我蹲下去捡，她突然说：“以后……你自己来吧。”我应了一
声，嗓子眼儿发紧。

母亲走后，我把老蒸笼搬回家。泡糯米、生火、切香菇，每一
步都照做，可蒸出来就是不对味。老婆说：“心理作用。”我摇头，
不是糯米不是锅，是少了一个人在旁边拍我后脑勺，说“慢点吃”。

母亲的糯米饭
■吕少京

■
陈
彬
琪

老
宅

五岁那年冬天，由于患湿疹，我双
脚脚底板出现大面积溃烂。试遍百
草，皆不见效。直至某日，母亲买了一
尾花鲈炖汤，说是有助于伤口愈合。
次日清晨，我坐在门槛边，将双脚架在
凳子上晒太阳。冬日的暖阳照在创口
上，痒酥酥的。我伤感地看着烂脚板，
忽然发现溃处渗出清液，慌忙唤来母
亲。她俯身细看，轻声道：“开始收敛
了。”果然，伤口很快结痂脱皮，不出旬
日便痊愈如初。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盛赞花
鲈：“补五脏，益筋骨，和肠胃，治水汽，
多食宜人……作鲙尤嘉”。在福建沿
海，民间口耳相传花鲈促进伤口愈合
功效卓著。

我们常见的花鲈是日本真鲈，俗
称海鲈、鲈鱼、七星鲈，是一种主要分
布于西北太平洋沿岸的肉食性鱼类。
花鲈形态特征鲜明，“白质黑章三四
点，细鳞巨口一双鲜”，青白色的体表
上点缀着颗颗醒目的黑斑，个体最大
者可逾一米，巨口利齿，自有吞江纳海
的霸气。

《晋书》记载，吴郡人张翰在洛阳
司马冏府上为官，他看到天下将乱，
司马冏骄纵肆虐，知道此地不可久
留。一日，他与同乡顾荣说起自己的
烦恼，顾荣拉着张翰的手，怆然道：
“走，我和你一起去采南山蕨，饮三江
水。”说到吃，“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
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
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
命驾而归。”

不久后，司马冏兵败被杀，党羽被

夷灭三族。张翰借思念家乡风味得以
保全，“秋风莼鲈之思”便成了最风雅
的思乡归隐之由。

吴中近海，松江及支流贯穿全境，
在吴中河湖中均能捕捞到同为广盐性
鱼类的花鲈和松江鲈。花鲈和松江鲈
形态迥异。松江鲈到了繁殖季节，成
鱼鳃盖膜上各有两道桔红色斜纹，如
同鳃片外露，故得名“四鳃鲈”。

张翰思念的鲈鱼究竟是哪种鲈
鱼？与张翰大约同时代，东晋干宝《搜
神记》中有：“左慈，字元放，庐江人
也。少有神通。尝在曹公座，公笑顾
众宾曰：‘今日高会，珍羞略备。所少
者，吴松江鲈鱼为脍。’放曰：‘此易得
耳。’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
中，须臾，引一鲈鱼出。公大拊掌，会
者皆惊公曰：‘一鱼不周坐客，得两为
佳。’放乃复饵钓之。须臾，引出，皆三
尺余，生鲜可爱。公便自前脍之，周赐
座席。”

左慈使戏法变出的吴松江鲈鱼
“皆三尺余”，显然这是花鲈，不是体重
不及二两的松江鲈。以两尾体长超过
三尺的花鲈为脍，才够分给满座宾
客。左慈钓鲈的典故也出现在《后汉
书》中，正史再次明确左慈进行魔术表
演时，从铜盘中钓出的，是两尾三尺来
长的花鲈。

同样的故事，《三国演义》里又被
编成松江鲈。第六十八回“甘宁百骑
劫魏营 左慈掷杯戏曹操”云：“慈曰：
‘脍必松江鲈鱼者方美，’操曰：‘千里
之隔，安能取之？’慈曰：‘此亦何难
取！’教把钓竿来，于堂下鱼池中钓

之。顷刻钓出数十尾大鲈鱼，放在殿
上。操曰：‘吾池中原有此鱼。’慈曰：
‘大王何相欺耶？天下鲈鱼只两腮，惟
松江鲈鱼有四腮：此可辨也。’众官视
之，果是四腮。”

松江产的花鲈和松江鲈出现混淆，
概因地名变迁。元至元十四年（1277）
设立松江府，此前松江鲈鱼特指松江
（吴淞江）产的花鲈，此后才混进四鳃
鲈。罗贯中编著《三国演义》已是明初，
故出现鱼类误指现象。但误指本身已
不重要，无论是花鲈还是松江鲈，只要
产在松江，便在文人骚客的吟咏里，化
作了乡愁与自由意志的化身。

内陆人罗贯中分不清花鲈和松江鲈
可以理解，生活在大海边的福建人，怎么
可能认错鲈鱼呢？明万历《福州府志》
曰：“鲈鱼 类鳜，肉肥，味厚而二腮”。同
时期编撰的《闽书》载：“鲈鱼 类鳜，能食
诸鱼，张季鹰（张翰）所思者”。

然而，被人念叨上千年的它俩，命
运截然不同。淡水生长，降海繁殖的松
江鲈，因酷渔滥捕和堤坝阻断了洄游路
径，曾经在中国大部分海区几近灭绝。
在咸淡水中均能生存的花鲈，靠体型和
阔口利齿的身体优势，独特的生态习
性，成为东北亚局部海域小霸王。

花鲈具有强大的盐度适应力，远
离大海400多公里，位于邺郡（今河北
临漳）的曹府能钓到花鲈就源于此。
广盐性的花鲈通过调节鳃丝上泌氯细
胞数量、分布和结构来维持体内渗透
压平衡，使它拥有“探索江湖”的勇气。

1082年的一个秋冬夜，苏轼和两
位朋友携酒与刚捕的鱼再游赤壁。他

们登山攀岩，泛舟赏月，美酒佳肴令苏
轼超脱尘世，翩入幻境，终成千古醉吟
名篇《后赤壁赋》。文中的那尾“巨口
细鳞，状如松江之鲈”的鱼，如同那只
“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的孤鹤，可能仅
存在诗人意念中。毕竟淡水终非花鲈
久留之地，而黄州赤壁距离长江口有
900公里之远。

现在各地菜市场上常见的花鲈，
和也已实现人工增养殖的松江鲈，都
不可能成为现代人乡愁与自由意志的
意象符号。“莼鲈之思”典故里的那只
鲈鱼，它模糊的身影只游戈在游子心
里，游戈在中华传统文化长河中。

秋冬时节，半咸水里进入繁殖期
的花鲈最为肥美。有一段时间，我在
福清柯屿垦区驻点做实验，嘴馋了就
去等闸门放水，专候那种五六斤重，要
回大海繁殖的花鲈。这种花鲈体色偏
黄，大小适中，肥胖有度，脂香与鲜美
兼得，是鱼之上品。我始终有个执念：
花鲈，一定要和咸橄榄清炖才好。而
且，一定要用那种食盐腌制，盐霜很厚
的咸橄榄。一定要将咸橄榄敲扁敲
碎，连核砸开，让橄榄的清香在炖煮过
程中彻底释放。

尝到这一口不浊不腥、鲜味无比
的鱼汤，嘴唇会被粘
住。那一刻鼻头一
酸，仿佛回到了母亲
为我炖鲈鱼汤的那
个夜晚。

秋风起兮木叶
飞，吴江水兮鲈正
肥。

花鲈：可以疗伤慰思念
■杨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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